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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区的保安，怎么就成了我的典狱长？
mp.weixin.qq.com/s




Che Soave Zeffiretto , Angele Dubeau - Opera For Two Late 18th-
Century Transcriptions (Opéra Pour Deux Transcriptions De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Mozart)




我是居民，不是犯人。




各位好，本来今天说好了要更西游记解读系列的，但请原谅，实在是没心情写，因为我住的小
区被封了，而被封这三天，我已经跟小区保安吵了三架了。
第一次是在4月24日的时候，当时小区已经提前多日贴出告示，说25日起要开始测核酸、同时
封控。那天我写完稿子已经是傍晚，想要出门遛个弯，捎带手赶紧把紧缺的生活必须品补齐
了。
结果走到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住了，告知封控已经开始，必须测完核酸才能出小区。
我很为难，因为当天的测核酸傍晚五点钟才开始，几万人的小区，只有一个核酸测试点，要排
很长很长的队，等我排完了，不知门口的超市是不是还开门。
于是我就跟保安说：公告上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明天才开始进行封控吗？
保安：不知道，领导说的，现在就要开始封。
我又试图劝他：即便我现在去测了核酸，拿了那个证明给你，对我这次出门有什么意义呢？核
酸检测又不可能马上出结果，那张贴纸只能证明我测过了，你们搞这个规定对防疫没有任何意
义。
保安：这是领导的要求，你跟我说这个没用。
我转而试图乞求：大叔，你看我今天还没吃饭，等到我排队把核酸测完，超市肯定关门了，你
们现在又不允许送外卖进来，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出去。十分钟我肯定就把菜买回来了。本来
规定上就没有写要今天封……
保安还是那个回答：那不行，上面要求今天起没核酸（检测）不许出门。
然后他语气又软了软：小伙子，你别再这跟我费口舌了，还不赶紧去排队，再晚了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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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他说服了，去赶紧排队测核酸，排队的全都是些被那位保安大叔卡下来居民，我一路听着
抱怨把队排了下来。晚上九点，我总算拿到了那张宝贵的检测贴纸，出了那道小区门，赶到超
市抢购。
本来想买点新鲜蔬菜、方便面什么的，可超市里哪还有剩啊？早被比我行动更快的邻居抢购一
空了。于是只好胡乱挑了一些东西，情形宛如逃难。


25日那天，情况还稍好一些，乖乖排队测完当天的核酸，然后出门把物资补齐，那天算过得相
安无事。我似乎已被驯化了，懒得再和保安争执了。出示标签，获准出门的时候，甚至还有了
一丝莫名的感激——感谢他还允许我出去。
果然，人是可以被驯化的。

但到了26日，也就是昨天，新问题又来了，我一大早按规矩测完核酸，领了证明，想要出门的
时候，被保安拦下了：
“没用了，没用了，有核酸证明也不能出去。”他这么跟我说。
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时候的通知？谁的规定。有核酸检测怎么也不能出去了？如果不
能出门，那核酸检测为什么还要做？”
“核酸检测必须做！这是市ZF的规定。”保安说着把他的腰杆挺了挺，让我瞬间产生了一种错
觉，感觉他不是我们业主交物业费聘请来的，而是上面派下来看守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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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其实气愤不行，但转念一想，眼下这个情况，除非我愿意隔着铁栏杆跟他打一架，否则
发火也没用。
于是我就又问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门封了，那我们买菜什么的怎么办啊？
那保安立给我拿了一张带着二维码和电话的纸，说这是门口超市的电话和微信，可以加一下，
有什么需要的菜，让他们送到门口，然后我们再下来拿。
我一看那个超市的微信我认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一家，我小区附近那条商业街有至少三家
超市外加好几个蔬果零售店，那家店的蔬菜好多不怎么新鲜，尤其打电话让店家给我挑的话，
难保不挑些烂菜给我。
于是我就问了一句：“怎么只有这一家啊？那几家超市都在一块，你们物业能不能多给几个选
择？”
那位保安闻言把那纸收了收，眼睛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有的菜买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拣
四的？”
我闻言真的似有一股无名火直往脑门上顶，提高嗓门跟他吵了几句。
眼看冲突就要加剧，旁边的大白和志愿者都要围过来时，有人拉了拉我。
我回过头去，是个中年大姐：“小兄弟，算了算了，别吵了，日子还得过。”她特别小声的跟我
说。
我才注意到，这个狭窄的小门口，其实聚了不少住户，大多数人聚在那里，议论也只是像这位
大姐一样悄声的——就像一群羊一样。
我顿时觉得很无谓，谢了那位大姐，她又嘱咐了我几句被封控期间的生存小技巧，我就回家
了。


但这一夜我真气的没睡好觉，楼下直到很晚，似乎还有人声嘈杂。


然后就是27日，也就是今天，一大早，我又到小区门口转了一圈。
那个窄窄的门口 ，现在已经跟菜市场一样热闹了，保安昨天给我看的那张贴纸已经被贴到了
墙上，门口站了几个那家店的伙计，几个人快活的健步如飞的运着物资，一个女的拿着笔记着
账单，一大群住户在围着她，七嘴八舌的说自己的购物需求：
“我要三斤西红柿。”
“我要两斤黄瓜。”
“辣椒还有吗？”
“水果都还有什么样的？”
“那种袋装的方便面什么时候能进货？……不，不，不要老坛酸菜的。”
……
说实话，平素即便是在真的菜市场里，我也没看到这么多人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聚在一起，这
里面要是真有一两个感染新冠的，虽然大家都带着口罩，但我估计被感染的风险很高。


吸取昨天的教训，我没再去跟保安争论，铁栅栏这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大白，我径直走过去跟
她交涉。
但保安还是没放过我，可能是觉得我口罩带的不严实吧。搁着远远的他就指着我，高声
喊：“哎！哎！带嚎抠照！带嚎抠照！（方言）”
我不得不顺从的调整了一下“抠照” ，然后才走到那大白面前。



4/8

看得出，那是一位姑娘。她还算蛮客气的，隔着厚厚的隔离服，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脸上有一丝
歉意甚至畏惧——显然，虽然是大清早，但我已不知道是她接待的第几个抱怨的住户了。
“请问一下，这个封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客气、客气再客气一
些。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得等上面的通知。”她也小心翼翼的说。
“那买菜的事情，能不能多开几家店，供我们有个选择？”我又问。
“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得找物业那边进行协调。”她看了一眼保安。
“那如果我要上班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您单位能出红头文件，经xxxx和xxx盖章之后……”
“那如果我是私企的话，公司出不了这种文件怎么办？这么无限期的跟老板请假，老板要开除
我怎么办？”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你说明情况，尽量协调吧。”
正说话间，一辆汽车从我们身旁驶过，门那边的保安很殷勤的打开了大门，放那汽车通过了。
那车欢快的驶向了我所向往的那个外部世界。
“为什么他可以进出，我们就不可以？这个小区到底有没有新冠感染者？有的话为什么封的这
么不严？没有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出门？”我终于耐不住性子，问了一句。
“他们……是来送物资的……”那位大白姑娘很明显底气不足的敷衍到。
“请配合我们的！”旁边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见我问的多，语气有些强硬的帮腔。
同时我隐约还能听到那位保安在不停的朝着聚集在门口买菜的居民喊：“哎！哎！你！带嚎抠
照！带嚎抠照！”


我突然觉得累了，很怕像昨天一样再吵起来，同时觉得争辩也无用，于是就转身回了家。
回去的路上我突然在发觉一件事：我这四天遇到的这四次保安，虽然都隔着“抠照”，我不确定
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但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他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而恶劣了。
尤其是昨天和今天这两位，气质上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童年时我隐约记得的一段往事……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惠民德政菜篮子工程还
没有完全普照我出生的那座小城，有一次，我奶奶带
着才四岁的我去门口那家国营粮食站，把最后一点粮
票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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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再晚一点出生的人，应该就没见过这东西了。
我隐约记得，当时也是排了好长的队，队伍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几个小山高的米面堆，懒洋
洋、半睡不醒的店员一边跟顾客交易，一边吩咐同伴从地上直接铲米面，合着地上的沙子灰
尘，装到编织袋里，交给顾客。
这一幕的冲击给我太大了，有点恶心，好几天闹着不吃主食。我也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家里的米
要一淘再淘才能吃。偶尔还会有沙。
几年后，那家国营粮店寿终正寝了。而也我再长大一些，见识了更多正常售货员后，问奶奶，
他们怎么那样啊？
奶奶说：哎呀，你还没见过国营肉店呢，你必须跟卖肉的搞好关系，因为一张肉票，到底给你
割肥割瘦还是割囊膪（也就是前两天爆火的“乳头肉”），还不全是人家那一把刀说了算？
奶奶随后教育我：要跟百行百业都搞好关系，要不然说不定谁用自己的拿捏一下你，你都受不
了。
不过说实话，奶奶的这通教育，在我其后的这小二十年生活中没怎么应用过。因为等我长大
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了。
平素我作为买粮、买肉、买菜、买房的被服务对象，完全不用讨好服务提供者，因为我和对方
都很清楚，我作为被服务者有的选，你要是敢在我面前傲慢耍权，我下次不在你这里消费了。
是的，自由市场的特点它用金钱代替了权力成为社会运作基石。我们大多数人都缺钱，所以很
多人不喜欢市场，但当自由市场，但当自由市场关闭时，你会发现一个权力型社会更让普通人
举步维艰。
是的，我长大成人之后的这十几年，是这样过得：
工作时，我作为服务提供者对被服务方尽心竭力，不让对方看我的脸色。
生活中，我作为享受服务者，也没必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结构，才是正常的，让大家都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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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奶奶所描述的那个所有人都在自己工作中有点小权，有点小权就能对他人卡一卡，耍一耍；
而自己也在生活中被被人卡，被别人耍，并由此滋生出各种权力傲慢的社会，似乎离我很远。
然而我没想到，这两天，仅仅这门一扇被铁丝箍住的大门，居然就把我拉回了奶奶所警告的那
个年代。
高中的时候我学过一篇课文，是何满子先生的《剃光头发微》，里面有一段情节我印象特别
深：说《人民日报》接到一封读者来信，某市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工人，拒绝给一个“乡下佬”剃
平头，认为乡下佬 只配剃光头。当“乡下佬”碰了壁跑掉以后，一对男女理发师还说：“乡下佬
还想理平头，没门！”“也不瞧瞧自己那模样！”……
当时我们学这篇课文，感觉就跟听天书一样——理发店的Tony小哥，有权不许顾客理什么头发
吗？小区保安，有权对业主吆五喝六吗 ？
可是，这两天，我突然理解了何满子先生的深意——这种人，其实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走远，
他们只是在等待耍权的机会。
问题不在于什么标准，也不在于这位城里人的
理发师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佬”，而在于为什么他
可以任意决定谁该剃平头，谁只能剃光头，可
以这样为所欲为？

原因简单之至：剃头刀在他手里。

这就是权。虽然仅仅是一把剃刀，但掌握在手
里，就有那么一点剃头权，在这点权限里，谁
撞在他手里，就得看他的嘴脸，听他的发落。
你要剃平头，没门！权在他手里，“乡下佬”只好
悻悻而去，乃至悻悻也不敢悻悻。

幸亏他只有这么点儿小权，如果他掌握了用人
的权，分配房子的权，乃至更大的权，那就不
仅“乡下佬”，更多的人在更多的事上也只好“没
门”了。

——何满子《剃光头发微》





当然，我也并不想针对我们小区的保安，就像那位劝我的大姐说的：“他们领的工资也没涨，
现在活儿还比以前多了那么多，大家都不容易。再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这几天咱的生活还
指着他们呢。”
可是我也确实看到，小区仅仅封了这么几天，已经有个别保安，不再把自己当做被雇佣来为业
主服务的工作者，而俨然成了我们的牢头禁子、狱卒甚至典狱长。
且看得出，有个别的人很享受这种权力感。
《水浒传》里，当牢头戴宗曾对犯人宋江说：“你这贼配军，贩到我手里，就是我的行货，轻
咳嗽便是罪过！”
《肖申克的救赎》里，典狱长对曾对肖申克说：“把你的灵魂交给上帝，把你的贱命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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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牢头禁子，狱卒和典狱长对犯人的权威与傲慢才是绝对的。
而我想问的是，我犯了什么罪？我住的小区的保安，凭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
国家的防疫方针，我当然愿意配合。可是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拉大旗作虎皮，有点小权，就
要借机耍耍、甚至借机谋利的人，我忍不了。
我是居民，不是犯人。


全文完
小区被封期间，生活受影响挺大，无法正常工作写作了，请大家见谅。
昨天的文章《你可以发“灾难财”，但请别发的这么流氓》，我自己觉得算近期写的不错的一
篇，喜欢的可以看看，自我推荐一下。
今天的音乐，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的选段《待到微风轻轻吹过（Che Soave
Zeffiretto）》，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这首歌。

"Che Soave Zeffiretto" ,
Edith Mathis -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Soundtrack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也愿所有被关在家里的朋友们都安好，愿这段日子快点过去。我们一起苦中作乐。

当无能为力时，我们也只好听听这歌，等待那微风轻轻吹过。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海边的西塞罗
我像一个孩子，在海边玩耍。拾起那些美丽的贝壳，拿给你看。然而，真理的大海，永远在你
我眼前展开。

890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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